
最危险的安全地带——东江纵队交通站旧址 

 

1942 年 6 月，东江纵队驻广州代表杨和走进惠爱东路的谈家巷。

这里是一处被日军重重包围的危险地带，巷中有一幢钟姓华侨所购买

的三层小楼房，楼前当街的铺面是开明书店，1938 年广州沦陷后，

日本人将此地改设为“虎屋”果子店；东侧的永汉公园(原广州儿童

公园，现在的南越王宫署遗址所在)被日军占用；西侧原是李占记钟

表店，日军入城后被日本富士洋行占用；右后侧的商务印书馆被日本

三井洋行占用。四周密布着正在巡逻与严查的日本宪兵，怀有特殊身

份的杨和就这样敲开了谈家巷 2号之一的大门。 

越平静的地方越是暗潮涌动，最危险的地方也许才是最安全的地

带。日军万万没有想到，这个被他们严密包围的谈家巷 2 号之一，竟

然是中国共产党的秘密联络站——东江纵队广州交通站。1938 年 10

月广州沦陷后，中共广州党组织转移到农村，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。

1941 年香港沦陷，中共粤南省委、北江特委、东江游击队、珠江游

击队四个系统，分别派遣一批共产党员进入广州开展地下斗争，谈家

巷东江纵队交通站就是当时中共非常重要，且一直安全使用到解放战

争胜利的秘密据点。1942 年，杨和去谈家巷 2 号之一会合的便是当

时交通站的地下党员钟国祥，谈家巷的这间楼房是钟家从国外归国后

的住处。胆识过人的钟国祥选择了这间处于日军包围中心的宅子，作

为东江纵队地下党员的秘密据点。当时的广州已沦陷在日军的铁蹄之

下，最危险的地方往往最容易被敌人忽视，东江纵队交通站便在这最



危险的安全地带中秘密开展着工作。 

抗日战争时期的东江纵队交通站，是中共搜集与传递情报的重要

据点，也是中共地下党员的秘密据点。为不引起日军怀疑，钟国祥化

身一名做估衣生意的水客，经常和父亲一起到左邻右舍“谈生意”，

他还进入日本人办的日语学校学习日语，结交到不少日本商人与军

人，由此获取敌伪政治、经济和军事方面的相关情报，并将这些重要

情报源源不断地送往游击区。1943 年初，中共北江特委书记黄松坚

以商人身份作掩护来到钟家进行地下工作。每天早上，钟国祥的母亲

提着菜篮上街“买菜”，她在谈家巷附近到处转悠，确定没有危险之

后，再由钟国祥的父亲陪着黄松坚以喝早茶为掩护，在惠爱路的云来

阁与省临时委员会的梁广接头，他们以“谈生意”为名交换秘密情报，

研究在粤北地区发展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计划。1944 年，中共广东

党组织派钟国祥赴粤北，将当地党员和进步青年送往部队参加武装斗

争。钟国祥在粤北将 30 多位党员和青年分批次带回广州交通站隐蔽，

再由交通员前来转送到东江纵队。1945 年，为躲避日军围剿，珠江

纵队的一些非武装人员从第一线撤出，其中二三十人潜回广州，也隐

蔽在钟国祥家中。 



 

位于谈家巷 2 号之一的东江纵队交通站旧址 

 

抗战胜利前夕，谈家巷 2 号之一成为印刷抗日传单的秘密工作

站。为号召人民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，中共广州地下党决定联合东江

纵队和珠江纵队，发动一次全市性的散发政治传单行动。中共地下党

组织领导人陈翔南负责起草了《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告全市



同胞书》和《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告全市同胞书》。晚上 9

时，地下党和游击之友的成员开始行动，当时正读初中的钟国祥的弟

弟和妹妹也联合了他们的同学一起参加，灯火管制开始后，他们勇敢

地拿上传单，走入大街小巷，将传单塞进家家户户的门缝和邮箱里，

或张贴在街头巷尾的墙壁上。第二天清晨，收到传单的广州市民们热

血沸腾，人们四处议论着：“游击队昨夜进城了！”这一张张传单，

犹如黎明前的曙光，鼓舞了广州人民一致抗日，夺取最后胜利的革命

斗志。 

1948 年 9 月，“最危险的安全地带”还是被暴露了。钟国祥与

妻子被捕，在被关押期间，夫妻俩没有向敌人吐露任何党的机密。1949

年，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，在钟国祥父亲的努力下，钟国祥夫妻被

保释出狱。 

如今，位于中山四路谈家巷 2 号之一的东江纵队交通站旧址，紧

邻中华老字号“李占记”钟表铺东面。这幢平凡的小楼，记载了一段

黎明到来前暗潮涌动的革命故事，也铭刻了时代洪流中一个平凡家庭

深厚真挚的家国情怀。 


